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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人口与经济分布格局是反映区域差异的重要指标。结合不一致指数、重心方法及不均衡指数等对长江三

角洲人口与经济的非均衡格局演变进行研究，并基于 2000~2015年的面板数据回归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

究。研究发现，长江三角洲人口与经济非均衡格局呈现相对稳定状况，但随着区域发展格局转变带来的人口与

经济分布格局的差异化演变，区域人口与经济的整体非均衡性有所弱化。对人口与经济非均衡格局影响因素分

析表明，不同时期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在始终受城市发展差异影响的同时也伴随着市场

力量的趋强和政府影响的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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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口与经济增长及其相互关系即

是相关研究热点之一，较早的如亚当•斯密认为人

口增长是区域经济繁荣的象征，但马尔萨斯认为

人口过快增长会抑制经济发展[1,2]。此后，马歇尔、

凯恩斯及库兹涅茨等从集聚经济、需求与投资及

技术进步等方面发现人口与经济正相关性，此外

相关定量化的研究也为寻求二者增长的稳态提供

了方向[1~3]。在中国，特别是建国初期面对人口快

速增长时，各界对是否需要控制人口快速增长也

有激烈的争论[4,5]。现阶段多数研究认为：人口集

聚为经济发展提供劳动力，并通过消费需求拉动

经济增长；而经济发展带来的就业机会的增加、收

入的增长及社会条件的改善等也为人口增长提供

了基础，二者之间具有正向积极反馈作用[2,6]。

如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一直是学术界和社会

各界关注的热点之一[6,7]。已有研究表明，人口与

经济分布的非均衡程度越高，地区发展差异也就

越大[6~8]。对人口空间格局研究可以追溯到拉采尔

和白兰士的相关研究，此后国外学者对人口空间

分布、自然和社会经济属性空间特征及迁移空间

格局和影响因素等进行深入研究，并逐渐从现状

格局演进到时空分布趋势预测等[9~11]；与国外相比，

中国相关研究多为对国外理论、模型的理解和应

用，研究集中在对人口流动、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

素的探讨等，部分学者也开始对人口时空格局进

行预测[12~15]。伴随着区域发展差异的显现，国内外

学者对经济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等进行深入研

究，相关研究也呈现小尺度、动态化、多样化及定

量化等趋势，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差距仍主要体

现在对区域差异理论的建构[16~21]。随着区域发展

差距的扩大，人口与经济非均衡格局及其演变也

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2,6~8,22,23]，国内相关研究侧重在

两方面：基于重心方法从整体角度或采用地理集

中度、不一致指数等指标并结合探索式空间数据

分析（ESDA）等从局部格局研究人口和经济不均

衡状况及演变趋势[2,6~8,22,23]，研究发现二者非均衡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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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和相对的稳定性，空间

集聚格局明显；影响因素研究相对欠缺且以定

性分析为主，分析表明二者非均衡格局受历史

基础、要素流动、市场机制及政府政策等因素的

综合影响[6,7,22,23]。总体上，学者对中国不同层面人

口与经济非均衡格局及影响因素等进行了较多的

研究，但已有研究对不同时期人口与经济非均衡

格局演变对比研究相对较少，且基于定量方法特

别是对不同时期影响因素的对比研究相对欠缺。

在区域差异仍主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背

景下[7]，本文采用不一致指数、不均衡指数和重心

等方法，基于2000~2015年数据对长江三角洲人口

与经济非均衡格局演变规律进行研究，并采用面

板回归方法对不同时期影响因素进行定量研究，

一方面丰富了区域差异研究及影响因素的定量分

析，另一方面也为推动经济聚集进而缓解区域差

异并促进协调发展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具有重

要现实意义。

11 研究区域、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11..11 研究区域研究区域

本文在国家发改委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

群发展规划》基础上，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范围扩

大至江浙沪皖三省一市作为研究区域。2015年，

长江三角洲以占全国 3.71%的国土面积承载了

16.1%的人口，并创造了23.6%的GDP，人口和经济

集聚能力较强。2008年以来，随着国内外发展环境

的转变、区域一体化的深入和产业转移的深化等，

长江三角洲也表现出与以往差异化的发展态势，在

核心区发展转型、边缘区快速增长和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关键时期，对人口与经济空间格局演变及影

响因素等研究，可以为推动区域人口、产业合理布

局和区域协同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1..22 数据来源与处理数据来源与处理

2000、2010年人口数据来自于第五次[24]、第六

次[25]人口普查数据；其余年份人口数据及其他相关

数据来自于各省、市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26~30]等，

且相关经济数据是以2000年为基准的可比数据。

兼顾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数据的可得性等[6]，

本文以2010年行政区划作为基础，将长江三角洲城

市群分为42个城市作为研究基本单元。其中，对涉

及区划调整的城市相关数据根据相应县域数据调

整得到，并参考2000年以来增长趋势进行修正。

11..33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1）不一致指数。参考相关研究，本文采用

不一致指数反映城市人口与经济集聚水平差异

和非均衡状况，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城市发展

差异[6,22]。具体计算公式为：

BYZit =
popit /popt

GDPit /GDPt

（1）

其中，popit、GDPit分别表示 t年城市 i的人口、GDP；

popt、GDPt分别表示 t 年长江三角洲人口、GDP 总

量；BYZit 为 t年城市 i的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

总体上，不一致指数越大人口集中度越高，反之经

济集中度相对较高[6,7]。

2）区域重心。本文采用几何重心法衡量人

口与经济总体分布格局，重心空间演变趋势在一

定程度上表征了总体分布的动态演化过程[7]。基

本模型如下：

CE =
∑
i = 1

n

PiEi

∑
i = 1

n

Pi

CN =
∑
i = 1

n

PiNi

∑
i = 1

n

Pi

（2）

式中，CE、CN分别为某属性分布区域重心坐标的

经度和纬度；Ei 、Ni 为第 i个研究基本单元的地理

中心的经度和纬度；Pi 为第 i个研究单元某种属性

的量值；n为研究单元数。

3）不均衡指数。不一致指数从局部上把握了

人口与经济非均衡状况，参考相关研究使用不均

衡指数度量长江三角洲人口与经济非均衡总体格

局[7]。计算公式如下：

E=
∑
i = 0

n

[ 2
2 (Wi -Zi)2]

n （3）

式中，Wi 表示城市 i的GDP占总量的比重；Zi 表示

城市 i人口占总量的比重；n为研究单元数；不均衡

指数E反映了人口与GDP空间耦合关系，E越小表

明分布越均衡，反之越不均衡。

4）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影响因素研究方

法。文章采用回归方法对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

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其中，固定效应模型（FE）和

随机效应模型（RE）是常用的面板数据处理方法，

并通过Hausman检验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

效应模型。本文构建长江三角洲人口与经济不一

致指数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多元回归模型如下：

Y= β0 + β1X1 + β2X2 +…+ βiXi…+ ε （4）

式中，Y为因变量（不一致指数）；β0 为常数项；β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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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回归系数；ε 为随机误差项；Xi 为对不一致指数

的解释变量。

2 人口与经济的非均衡格局演变研究

22..11 基于不一致指数的局部非均衡格局演变研究基于不一致指数的局部非均衡格局演变研究

不一致指数表征人口与经济局部非均衡格局

（图 1）。若不一致指数小于 1，表示该城市为人口

聚集滞后经济聚集型；若不一致指数大于 1，表示

该城市为人口集聚超前经济聚集型；不一致指数

等于1，表示该城市为人口与经济聚集协调型[6]。

长江三角洲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分布表现

为显著的“核心-边缘”格局：核心区多为经济聚集

超前人口聚集，而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苏北和皖北

等地多为经济聚集滞后人口聚集。尽管不同时期

不一致格局演化有所差异，但2000~2015年总体表

现为：一方面除常州、镇江、舟山与苏中外的核心

区城市不一致指数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且以沪

苏杭甬等城市上升最为显著，此外皖北、皖南和温

州等城市不一致指数也有所增加；另一方面，苏

北、苏中、安徽沿江及浙江的丽水和舟山等城市出

现明显的下降，以苏北及安徽沿江等近年来经济

增长显著的部分城市下降最为明显。这表明，在

区域发展环境转变、区域合作深化及产业转移加

速等影响下，不同城市的不一致指数演变存在差

异，但并未根本上改变二者非均衡格局。

22..22 基于重心的局部非均衡格局演变的阶段划分基于重心的局部非均衡格局演变的阶段划分

人口与经济重心演变的对比研究可以在整体

上反映不一致指数空间演变的直观因素[29]。与区

域中心（118.934°E、31.838°N）相比，人口重心偏向

于东北部而经济重心显著偏向于东南部。从重心

迁移看：2000~2012 年人口重心向东南迁移 15.81

km，2012~2015 年在波动中向西北方向迁移了

1.06 km；经济重心迁移方向转变较早，2000~2003

年向东南迁移 5.67 km，2003~2015 年快速向西北

方向迁移 17.49 km。人口与经济重心偏离反映了

二者分布的非均衡状况，而动态演变的差异表征

了相互作用下的促进和牵制。2000~2015年，二者

重心迁移的差异表征了区域发展差异的演化趋

势，但由于人口迁移受户籍制度阻碍、就业歧视及

环境适应困难等更多约束，导致人口重心移动幅

度相对较小。以人口与经济重心迁移转变的时间

为节点，对不同时期人口与经济协同演变格局进

行对比研究（图2）。

第一阶段为 2000~2003 年，二者重心距离由

100.51 km扩大为104.16 km；核心区除上海、无锡、

泰州与常州外不一致指数均有所下降，而边缘区

城市不一致指数多有所增加。这一时期全球经济

形势依然向好、中国经济处于快速增长的黄金期，

在本底条件及区域发展基础差异主导下，核心区经

济增长显著快于边缘区多数城市，核心区外向型、

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高速发展吸引人口由欠发达的

边缘城市持续向经济发达、劳动需求较大的核心城

市集聚，但相比而言经济集聚速度更快；总体表现

为人口与经济重心同步移动，多数核心城市不一致

指数下降和边缘城市不一致指数有所增加。

第二阶段为 2003~2012 年，二者重心距离由

104.16 km缩短为 78.29 km；除核心区沪宁杭甬苏

绍台及边缘区金华、温州等城市不一致指数有所

增加外，多数城市不一致指数有所下降，且以安徽

及苏北等城市下降最为明显。这一时期，各级政

府开始出台相关政策调控区域发展格局，加之外

部环境变化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带来的生产

图1 长江三角洲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空间分布

Fig.1 The population and economy inconsistent index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 200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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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上升及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制约等倒逼核心

城市发展转型，跨区域产业转移逐渐成为协调区

域发展和调整产业布局的重要手段。发达城市

通过合作园区等推动部分产业向边缘城市转移，

逐步改变区域经济增长格局；但长期以来的区域

发展差异并不能在短期内消除，人口依然呈现向

经济较为发达的核心区转移趋势，带来人口与经

济重心转移方向的差异和多样化的非均衡演变

格局。

第三阶段为 2012~2015 年，二者重心距离由

78.29 km缩短为74.98 km；苏中和宁镇常及舟山等

城市不一致指数有所下降，其余城市有不同程度的

增加，以上海和台州增长最为显著；而皖江城市带

及苏北等城市下降明显，但皖北部分城市有所增

长。伴随着长江三角洲发展进入相对稳定阶段，边

缘区城市经济增速逐渐超过核心城市，且部分城市

在产业转移等影响下吸引人口回流和外来人口流

入，带来区域人口和经济重心的同步转移，但人口

向边缘区的转移主要集中在如皖江城市带等区位

好、资源优势明显的部分城市；此外，核心区部分城

市如上海人口集聚力依旧较强、如杭州经济增速依

然较快等现象仍影响区域发展格局，进而带来区域

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演变的复杂格局。

22..33 基于不均衡指数的整体非均衡状况演变基于不均衡指数的整体非均衡状况演变

不均衡指数表征了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匹配

状况[7]。2000~2015年，长江三角洲人口与经济不

均衡指数呈现下降的趋势，这表明2000~2003年人

口与经济向核心区同步快速聚集、2003~2013年经

济增长格局转变及 2013~2015年人口与经济向边

缘区的差异化扩散等都带来二者总量分布向均衡

态势转变，这进一步说明在经济增长格局转变下，

核心区城市吸引了更多的人口及边缘区经济总量

的增长带来了区域人口与经济分布的均衡。但

2012~2015年与 2000~2012年相比，不均衡指数的

变化明显较小，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边缘区经济的

快速增长仍未带来人口的同步增加，且受部分城

市影响较大（表1）。

2000~2015 年，伴随着区域发展环境的变化、

一体化的深入和产业转移的深化等，长江三角洲

部分边缘城市经济增长逐渐加快，在核心区人口

持续集聚的同时边缘区部分具有良好区位、发展

迅速或资源型城市也出现了一定的人口集聚，人

口与经济重心演变呈现“协同-不协同-协同”的趋

势，尽管总体非均衡格局有所弱化，但总体上并没

有扭转区域人口与经济局部非均衡格局，区域发

展差异依然存在。

年份

不均衡指数

年份

不均衡指数

2000

0.0163

2008

0.0133

2001

0.0163

2009

0.0127

2002

0.0161

2010

0.0116

2003

0.0159

2011

0.0111

2004

0.0156

2012

0.0107

2005

0.0150

2013

0.0104

2006

0.0144

2014

0.0102

2007

0.0139

2015

0.0101

图2 2000~2015年长江三角洲人口与GDP重心分布演变

Fig.2 The population and GDP gravity evolu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 2000-2015

表表11 人口与经济不均衡指数人口与经济不均衡指数

Table 1 Imbalance index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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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影响因素

33..11 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作为一门研究资源在空间配置以及经济活

动区位问题的学科，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在市场调

控下，人口与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存在“马太

效应”的自我强化过程，进而带来区域发展差异

扩大[6,23]。作为资源配置主导力量的市场和政府在

影响人口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空间布局时存在差异

化效应[6]。市场机制侧重于强化竞争和提高社会

生产效率，并推动生产要素不断向资本回报率较高

的发达地区集聚；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口也会伴随着

经济聚集而集中，但由于人口变动与其他经济要素

流动相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进而带来人口与经济

分布的偏差。当“无形的手”带来区域差异的扩大

及社会效益损失时，政府这一“有形的手”也会积极

干预市场，调节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特别是推动区

域均衡发展和人口与经济空间均衡演变。

人口与经济空间格局是在城市发展基础上，

受市场和政府等综合作用下的结果，但作用力差

异及人口等要素流动性的差异共同影响人口与经

济不一致格局 [6,8,9,23]。对长江三角洲而言，区域差

异始终主导着发展格局；与此同时，政府政策引导

下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也逐渐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

并提上实施议程，通过影响人口与经济演变推动

区域发展格局的转变。

33..22 解释变量的选取解释变量的选取

参考已有研究 [6,8]，本文用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FCI）表征物质资本状况；人力资本方面，采用就

业人口总量占区域比重（Labor）反映城市就业容纳

能力差异，选用万人专利授权量（Pat，件/万人）表征

人力资本质量差异[31]。整体上，物质资本和人力资

本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投资的回报率，因此这

一指标可以在某种程度揭示市场机制的作用[6]。文

章从两方面反映政府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基础设施

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主要由政府提供，本文采用单位

面积公路通行里程数（Road，km/km2）和单位面积高

速公路里程数（H-Road，km/km2）反映交通设施建设

状况，其对人口与经济分布一致性的影响取决于对

人口与物质流动收益的比较；但政策的发挥需要资

金支持，本文使用人均地方财政收入（Fin；万元）来

反映政府对发展的影响能力；此外，采用城市加入

“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时长（Coop, a）作为

政府间合作变量，进而反映区域合作对不一致指

数的影响。

考虑到本文中市场与政府等因素更侧重于对

经济格局的影响，引入人均可支配收入（Dis，万

元）、第二（Sector2）和第三（Sector3）产业比重和人均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SCG，万元）等指标反映城市

发展状况对人口与经济特别是人口分布的影响。

33..33 模型回归结果与讨论模型回归结果与讨论

从回归结果看（表2），与随机效应模型（FE）相

比，固定效应模型（FE）更能反映长江三角洲人口

与经济不一致指数演变的真实状况；而较低的 R2

也不意味着回归结果的无用性[32]。整体上，二产比

重、固定资产投资、人均财政收入及高速公路密度

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与经济不一致状况；

与此相对，人均可支配收入、三产比重、人均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就业人口、万人专利授权量及政

府合作等指标则显著强化了人口与经济不一致状

况。2000~2003年，不一致指数主要受到城市发展

状况及政府作用等因素的影响，工业化快速推进

带来的三产比重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显著扩

大了人口与经济不一致状况，而二产比重、人均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及财政状况等

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2003~2012年是

区域发展格局转变和差异缩小的时期，不一致指

数受城市发展状况、市场力量和政府作用等因素

的综合影响，工业化的推进、高速公路网的完善显

著提高了城市的经济集聚水平，收入水平和人均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提高、就业集聚水平的增

加、人力资本的提高及政府合作向周边地区的扩

展都推动了人口的显著集聚；对比而言，固定资产

投资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区域差异缩小都一定程度

上推动了人口与经济向均衡格局的转变。2012~

2015年区域发展差异进一步缩小，随着市场机制

完善和影响力增强，欠发达地区经济较快增长及

带来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较快和区域差异的缩

小、发达地区三产比重的提高和欠发达地区工业

化的推进、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代表的内需

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财政收入差异化缩小

都在一定程度推进了区域人口与经济分布的均衡

格局；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为城市吸

引投资、承接产业转移进而推动经济更快增长提

供了基础。

城市发展状况、市场力量与政府影响等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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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产生重要影响。人均可支

配收入和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偏向于

加快人口集聚而带来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的增

加；不同产业的影响存在差异，二产比重通过调整

区域经济增长格局而三产比重的变化更侧重于人

口集聚差异进而带来不一致指数的变化。经济要

素在市场推动下向核心区进一步集聚，固定资产

投资的增加推动了经济发展、而就业的增长和人

力资本的提高则对吸引人口进一步流入具有显著

作用；固定资产投资推动区域均衡发展的动力在

于不同城市间产业结构的差异及其回报率的不

同，对长江三角洲而言总体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

显著弱化了不一致状况且影响力有所提升。在政

府影响方面，不同时期公路和高速公路密度对人

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的影响存在差异，这与政府

间合作的影响也类似：如2003~2015年政府合作与

不一致指数的正相关与2012~2015年的负相关，这

表明前一时期对人口分布影响更加显著而后一时

期则对经济格局影响更加明显，但整体上表现为

政府合作带来的制度上的阻碍弱化在促进人口流

动及其分布格局上更加明显；人均财政收入对不

一致指数的负相关随时间推移影响力有所减弱，

Dis

Sector2

Sector3

SCG

Labor

Pat

FCI

Fin

Road

H-Road

Coop

常数项

R2

Hausman检

验

2000~2015年

FE

0.0765*

（1.70）

-0.401*

（-1.91）

0.772***

（3.00）

0.145***

（2.98）

6.46***

（1.93）

0.00174*

（1.76）

-2.75***

（-3.40）

-0.585***

（-4.98）

0.0419
（1.21）

-1.84*

（-1.77）

0.00974**

（2.01）

1.60***

（8.64）

0.335

149.03
（0.000）

RE

0.100**

（1.99）

-0.393*

（-1.88）

0.305
（1.07）

0.129**

（2.37）

6.04*

（1.85）

0.00159
（1.42）

-4.10***

（-4.79）

-0.638***

（-4.86）

0.0917**

（2.37）

-2.83**

（-2.45）

0.00369
（0.70）

1.96***

（9.24）

0.377

2000~2003年

FE

0.567*

（1.93）

-2.05**

（-2.10）

5.57***

（4.11）

-1.35***

（-2.38）

-6.16
（-0.44）

-0.00768
（-0.55）

-3.51**

（-1.92）

-1.02**

（-2.09）

0.0752
（0.45）

-3.49
（-0.98）

-0.00868
（-0.28）

-0.503
（-0.57）

0.318

60.52
（0.000）

RE

1.21***

（4.07）

-2.87***

（-3.64）

3.72***

（2.71）

-2.78***

（-4.88）

6.79
（0.94）

-0.0248
（-0.148）

-2.59
（-1.50）

0.685
（0.76）

0.204
（1.11）

-1.29
（-0.32）

0.00525
（0.15）

2.35***

（3.62）

0.731

2003~2012年

FE

-0.225***

（-3.95）

-0.418**

（-2.54）

0.370
（1.37）

0.206***

（3.19）

3.69**

（1.96）

0.00239***

（2.46）

-3.30***

（-3.06）

-0.164
（-1.18）

0.0772*

（2.08）

-0.876*

（-1.78）

0.0253***

（3.86）

2.24***

（11.75）

0.588

116.55
（0.000）

RE

-0.216***

（-3.29）

-0.675***

（-3.54）

-0.00844
（-0.03）

0.181**

（2.42）

5.11
（1.33）

0.00251**

（2.21）

-5.34***

（-4.54）

-0.196
（-1.22）

0.0858*

（2.31）

-0.94
（-0.58）

0.0145**

（1.96）

2.48***

（10.92）

0.664

2012~2015年

FE

0.0877*

（2.39）

-0.755*

（-1.62）

0.981**

（2.12）

-0.0526**

（-2.07）

3.95*

（1.63）

0.00842**

（1.99）

-4.21*

（-2.50）

-0.445***

（-6.09）

-0.120**

（-1.81）

2.07
（1.54）

-0.00769**

（-2.02）

1.84***

（4.92）

0.514

72.10
（0.000）

RE

0.0578
（1.22）

-1.92***

（-3.27）

-0.0148
（-0.03）

-0.0842***

（-2.56）

3.69
（1.28）

0.0000864
（0.15）

-6.81***

（-3.41）

-0.467***

（-4.95）

-0.0595
（-0.71）

1.24
（0.73）

-0.0144**

（-1.85）

2.81***

（5.80）

0.623

表表22 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影响因素的面板数据回归结果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影响因素的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Table 2 Regression results of factors affecting population and economy inconsistent index

注：*表示0.1显著性水平；**表示0.05显著性水平；***表示0.01显著性水平；变量的估计系数和常数项括号内为 t 值；Hausman检验括号

内为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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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政府合作则显著提升了不一致指数，这表明伴

随着政府间合作深化带来的要素流动障碍的弱

化，人口流动的加快也推动了经济集聚水平与人

口集聚的均衡化格局，这些都说明政府在推动区

域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不同时期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影响因素存

在一定差异：2000~2003年主要受城市发展状况差

异的影响；2003~2012年受市场力量与政府影响综

合作用；2012~2015年市场对区域发展格局的影响

更加显著而政府影响有所弱化。总体上，随着区

域发展环境的转变，长江三角洲人口与经济不一

致指数影响因素也随之发生变化，城市发展状况

始终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伴随着市场力量的趋

强和政府影响的弱化。

44 结论与讨论

44..11 结论结论

在发展环境变化及区域发展格局转变情况

下，文章对2000~2015年长江三角洲人口与经济非

均衡格局演变进行研究，并定量探究了不同时期

的影响因素，获得结果如下：

1）长江三角洲核心区多为经济聚集超前人

口聚集，而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苏北和皖北等地多

为经济聚集滞后人口聚集。2000~2015年人口与

经济不一致格局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化，总体表现

为核心区及欠发达的边缘地区不一致指数的上升

与部分靠近核心区城市的下降。

2）在区域发展格局转变带来人口与经济重心

演变“协同-不协同-协同”的趋势下，长江三角洲人

口与经济局部非均衡格局在不同时期呈现差异化

的演进状态，也带来整体不均衡程度的弱化，但并

未根本上扭转区域人口与经济的非均衡格局。

3）不同时期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影响因素

存在一定差异：2000~2013年城市发展状况为主到

2003~2012 年市场与政府综合作用、再到 2012~

2015年市场作用的进一步强化，总体上表现为城

市发展状况始终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伴随着市

场力量的趋强和政府影响的弱化。

44..22 讨论讨论

文章研究结论可以为长江三角洲区域合作的

深化和不同城市间差异化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参

考，据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产业转移推动了区域经济格局变迁并引

导人口的重新布局，但边缘区经济增长的同时能

否带来人口的汇集直接影响到区域产业转移和产

业结构升级转换能否真正得到实现。因此，一方

面要发挥政府的协调作用，推进区域协同发展；另

一方面，在产业转移与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各

城市要差异化定位：核心区应注重引领产业高端

环节、推动产业升级，边缘区要注重发展特色产

业、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在区域发展的同时吸引人

口的流入，这也符合区域均衡发展的题中之义；否

则可能促进人口与经济分布不均衡程度及区域差

异扩大。

2）未来区域发展过程中，政府应注重基础设

施建设及区域均衡发展，或强化自身的经济优势进

一步加快经济发展，或采取措施减少人口迁移流动

障碍促进人口集中，引导人口与生产要素合理流

动：对人口聚集过多的地方应致力于引导人口流出

的同时加快产业聚集和经济发展，而对经济聚集程

度偏高的地区则重点放在通过产业调整等加快人

口聚集上，推动人口与经济的协同演变[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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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are the two main indicators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their spatial distribu-

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ormation of regional disparities. With the change of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and development pattern about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 recent years, this article makes an in-depth temporal

and spatial study on the inequality pattern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by combin-

ing inconsistent index, center of gravity method and imbalance index, and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nflu-

encing factor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regression from 2000 to 2015 was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re-

gional disparities still dominate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with the change of the pattern of population and econ-

omy brought about by the chang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overall imbalance of regional popula-

tion and economy is weakened, and the regional inequality pattern about population and economy in the Yang-

tze River Delta is relatively stable. Then, we analysis the affecting factors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inconsis-

tent index in different periods from the analysis of urban development, market and government in different pe-

ri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factors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inconsistent index in dif-

ferent periods, and with the impact of urban development alway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as well as market

forces become more significant and government influences become weakened.

Key wordsKey words: population and economy; inequality patter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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